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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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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有了自己的学校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是俄

国社会最底层的华工率先组织起来，
在彼得格勒（后称列宁格勒）和莫斯

科开办四个宣传训练班（旧称鼓动训
练班），苏俄（1922年后称苏联）外交

人民委员会还拨款一?卢布，支持召
开全俄华工代表大会，在中国侨民中

扩大革命影响。后来，不少得到革命

锻炼的华工鼓动员回到祖国，“与（当
地）无产阶级民主组织建立联系”（俄

罗斯《星火》周刊语）。为了推动包括
中国在内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1921

年，苏俄决定在莫斯科开办东方劳动
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1923年

开始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一直办学

到 1938年。1921年，东大就有 36名
中国革命者深造，两年后达到 42人，

1924年多达近 90人。
1925年，随着国共合作的中国革

命迅猛推进，受过系统马列理论教育
并掌握革命工作规律的干部变得非

常奇缺，于是莫斯科决定为中国先进

分子开设专门的高等学府———中国
劳动者孙中山大学（简称中大），并一

直开办到 1930年。1925年底，在共产

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协助下，国共两

党遴选出 310名学生送往中大深造，
首批 118 人于 11 月抵达莫斯科，其

中至少有 103 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
团员。到 1926年 2月，中大学生增至

近 340 人，年底超过 500 人，一开始

中共党团员占三分之二，到 1926年 7

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已超过四分之三。

1927年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还是国

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兼政治委员会

委员）谭平山率领下，近 40名学习成

绩最优秀的中共党团员提前回国。当
年底，最早来苏的近 300名学员完成

两年学业，其中一部分留在中国劳动

者共产主义大学任翻译和教员，从事
中国问题研究工作，还有一些分配到

苏联各军校。
1927年春夏之交，由于国民党右

派相继发动“4·12”“4·15”“7·15”反
革命政变，血腥镇压革命人士，年底

更在广州枪杀 5名苏联外交人员，联
共（布）中央组织部于 1928年 9月 17

日做出决定，将中大更名为中国劳动
者共产主义大学。

苏联军校有了中国人    为加强中国革命力量，特别是

1926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国内黄埔
军校难以提供更多军政双优人才，为

此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安排专门训练
班，接收共产国际等组织送来的中共

党团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1927年下
半年，鉴于中国大革命因国民党背叛

受挫的惨痛教训，总参谋部专门提
议，在苏联政府跨部门中国委员会上

讨论如下问题：各大学中国学生问

题；如何处理政治不可靠人士；关于
中大等校中国学员的培养目标问题

（即是否要增加军事游击战术和地下
工作技术课程）。鉴于国民党利用武

装优势摧残革命的事实，委员会决定

加大对留苏中共党团员的军事训练。
在此情况下，伏龙芝军事学院、

托尔马切夫军政学院、基辅军事院校
等都开始招收中国学员，苏军总参直

属“信号旗”训练班也接收中国学员。
仅 1927年一年，苏联各军校接收了

142名中国人，其中共产党员 29人、
共青团员 51人、国民党左派 29人。

具体到各院校，伏龙芝军事学院有 6

人，托尔马切夫军政学院有 14 人，

“信号旗”训练班 31人，莫斯科炮兵

学校 63人，特维尔骑兵学校 5人，航
空学校 3人，空战学校 7人，军事技

术学校和军事情报学校各 9人等。联
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年 10月 27

日决定，苏联军校要再招收参加过南

昌起义的原贺龙、叶挺部队的 30名

共产党员，为此“在拨付资金用于各
大学外国人培训预算项目上追加 4.5

?卢布预算”。
到了 1928年，中大 127名学员

被苏联军事院校录取。1928年初，又

有近 500 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抵

达莫斯科。他们参加过中国各地的武
装起义，其中有军事和政治党务工作

者，被冯玉祥部“礼送出境”的政工干
部，但更多的是上海、南京和武汉等

地青年运动的积极分子。东大和中大
学生也在夏令营里接受军事训练。

在苏联军事院校招收中国学员
一事上，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

团发挥关键性作用。1928年 3月 22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第
16号会议记录，强调本学年“军事学

校必须招收不少于 200 名中国共产
党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增加专业

军事院校（航校、炮校、工程兵院校
等）的学员招生数量”，“军校要研究

进一步明确中国学员培养目标这个

问题，实现特殊课程专业化（武装起
义战术、游击战等）”。1928年 9月 17

日，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通知伏龙芝军
事学院领导人，“按照上级决定，本学

年向军事学院派遣 10名中国人。人
选由中共代表团负责遴选，他们在这

方面拥有决定权”。根据当年 8月 7

日高等步兵学校学员分配问题会议

记录，110名中国人“分配到军事部门
各个学校”。

人才培养开花结果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
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
主义，中国革命也因此
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紧密相连。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成
立培养中国革命者的学
校，还责成军事院校招
收中国学员，为中国共
产党输送了大批军政
干部，有力推动了革命
进程。多年后，共和国
元帅叶剑英为此留下
“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
红河认爪痕”的名句。

    1928年 7月，苏军总参谋部向接

收中国学员的院校领导下发文件：
“各学院要把中国人培养成能够指挥

中国大部队的军事和军政指挥员。按
照这一指示，工农红军院校制订了一

个特殊（中国人）群体院校培养三年
计划，包括‘武装起义战术’这门独立

课程，三年内每年安排 60个学时，第

二年和第三年开设‘起义的军政演习
课’。武装起义战术课研究城市、乡村

起义问题，地下工作技术，游击队补
充、训练与武装等等。”按照联共（布）

组织部决定，研究游击战经验，除了
研究各军事学科的战术并获得教官

技能外，还要参加东大高等游击战训
练班课程。”为此，苏方邀请一些经验

丰富的苏联军官，包括曾在中国当过

军事顾问的布柳赫尔、拉宾、马马耶
夫等与中国学员一起操课。值得一提

的是，苏联军校还肩负另一项任务，
即训练中国学员“在中国条件下开展

地下军事工作”。苏联红军总参情报
总局（格鲁乌）负责人别尔津在写给

托尔马切夫军政学院院长什夫列斯
的信中建议，应该更加注重“培养地

下工作、党委军事部等领导骨干，教

学计划应该为武装起义、农民游击战
理论与战术以及地下工作技术等课程

留有更多位置”，“已经在莫斯科进行
了无假想敌的武装起义演习”。

总之，苏联在上世纪 20世纪中

期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一大批军事人
才。1929年春夏，正当中国工农红军

初建、游击战规模持续扩大之际，苏
联为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军事专家回

国，大部分在当年底和 1930年初结
伴和单独回国。据不完全统计，红军

部队团长和团政委以上指挥和政治

干部，基本在苏联军校培训学习过，
为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发挥了重

要作用，较著名的有叶挺、聂荣臻、徐

向前、叶剑英等高级将领，还有一些
人继续在苏联军事院校接受培训，或

与曾援华的苏联军事顾问合作，研究
苏联军事经验。

常立军 朱延瑞

■ 苏联红军高等军事学府曾不乏中国人的身影 ■ 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曾在苏联留学过

■ 苏联红军炮兵学校野外训练■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中国毕业生途经长沙留影

■ 莫斯科中山大学女生和女教员

■ 苏联工人游行声援中国大革命


